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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沁草原的风裹着咸涩水汽，狠狠
砸在朝鲁门脸上。他深一脚浅一脚陷在
泥泞里，胶鞋早被冰水浸透，可目光死死
盯着湖面——曾经能跑马的北湖滩，如今
只剩半截房梁在浪里打晃，那是村民哈斯
家的土坯房。

“书记，别等了！”身后的老会计扯着
他的胳膊，声音发颤，“冰碴子都冻进骨头
里了，再等……”话没说完，远处传来一阵
闷响，又一片草场滑进湖里，激起的水花
溅在朝鲁门黝黑的脸上，冰凉刺骨。

这是北湖村被淹的第三个冬天。三
年前那场暴雨连下数日，湿地水位疯涨，
低洼处的农田、房屋全被吞了。村民们搬
去临时安置点，可心还拴在这片土地上，
每天都有人来湖边守着，盼着水退。朝鲁
门作为村党支部书记，更是天天泡在湖
边，皮鞋磨破两双，换成了胶鞋，人也瘦得
脱了相。

“再等等，”朝鲁门掰开老会计的手，
声音沙哑，“巴特尔说今天到。”

话音刚落，远处传来汽车引擎声。一
辆越野车在烂泥路上颠簸着驶来，停在湖
边。车门打开，一个穿着冲锋衣的年轻人
跳下来，怀里抱着一卷图纸，正是朝鲁门
的儿子巴特尔，一个刚从“985”大学生态
修复专业毕业的高材生。

“爸！”巴特尔跑过来，裤脚溅满泥点，
眼里却闪着光，“我申请的湿地治理项目
批了！北湖村是试点！”他展开图纸，指着
上面的红圈，“你看，咱们先种耐水红柳，
固住湖边的泥沙，再……”

“种个屁！”哈斯一声怒吼打断他，“前
年你叔种的杨树，没活过仨月就烂根了！
去年我试的沙棘，全被水泡死了！你读了
几年书还能整出多大事儿？”

周围的村民也跟着附和，有人摇头，
有人叹气。朝鲁门看着儿子涨红的脸，心

里不是滋味，刚想开口，巴特尔却先一步
上前，从背包里掏出个平板电脑：“叔，您
看这个。”屏幕上是一段视频，画面里的湿
地和北湖一模一样，可半年后，那里长满
了红柳，还有水鸟在浅滩觅食。“这是我导
师做的试点，用的是改良过的红柳品种，
根系能在水里扎三米深，还能净化水质。”

哈斯凑过去看，村民们也围了上来，
小声议论着，眼里渐渐有了光。朝鲁门松
了口气，拍了拍儿子的肩膀：“行，那就
干！”

早春的科尔沁，寒风像刀子似的。巴
特尔带着村里的年轻人，每天天不亮就往
湖边跑。他们跪在泥水里，把红柳苗一棵
一棵插进土里，手冻得发紫，裂开的口子
渗出血，沾了泥就结成硬块，疼得钻心。
朝鲁门看在眼里，每天早上都熬好奶茶，
用保温壶装好送到湖边，可巴特尔总是接
过奶茶，喝两口就又接着干活：“爸，得赶
在汛期前栽完，不然又要白费功夫。”

可天不遂人愿。四月初的一个夜里，
一场寒流突然袭来，湖面结了薄冰，刚栽
下的红柳苗冻得蔫蔫的，叶子全卷了。第
二天一早，巴特尔看着地里的红柳，蹲在
湖边，眼圈通红。哈斯也来了，看着冻坏
的苗子，没像往常一样发火，只是蹲下来，
摸了摸红柳的枝干：“这苗，还能活不？”

巴特尔没说话，从包里掏出剪刀，剪
掉冻坏的枝条，又从兜里拿出一袋营养
液，稀释后浇在土里：“只要根没冻坏，就
能活。”他的声音有点哽咽，却透着一股韧
劲儿。那天，村民们没等巴特尔招呼，都
扛着工具来了，有的帮着剪枝条，有的帮
着浇营养液，连平时最不爱干活的懒汉都
来了。朝鲁门看着这一幕，偷偷抹了把
脸，他知道，村民们的心又重新聚到一起
了。

好不容易盼到红柳成活，新的麻烦又

找上门。六月，一场罕见的冰雹突如其
来，鸡蛋大的冰雹砸在红柳上，刚长出来
的新枝全被打断，湖面漂着一层折断的柳
枝。巴特尔蹲在泥里，捡起一根断枝，手
指发抖。朝鲁门走过来，递上一壶奶茶：

“当年你爷爷修羊圈，刚垒好就被暴风雪
掀了顶，他第二天照样接着垒，还说‘只要
根还在，就不怕盖不起来’。”

巴特尔抬起头，看着父亲眼里的光，
突然站起身，把断枝扔到一边：“对，根还
在！”他立刻给导师打电话，请教应对办
法，又带着年轻人重新规划，在红柳旁边
种上芦苇，芦苇的抗冰雹能力强，还能和
红柳形成互补。村民们也跟着忙活，有的
去采芦苇苗，有的去翻土，连老人孩子都
来帮忙。

日子一天天过去，北湖渐渐有了变
化。红柳和芦苇长得郁郁葱葱，湖边的泥
沙不滑了，浅滩里开始有小鱼小虾。巴特
尔又请来专家，在湖里投放本土水生植
物，还搞起了“稻蟹共生”，水稻净化水质，
螃蟹吃害虫，一举两得。第一年种水稻
时，全村老少齐上阵，孩子们举着“保护北
湖，就是保护饭碗”的标语，在田埂上跑来
跑去，笑声传得老远。

可就在水稻快要成熟的时候，又出了
岔子。邻村的化工厂偷偷往湖里排污水，
水稻叶子开始发黄，螃蟹也死了不少。巴
特尔气得发抖，带着村民去化工厂讨说
法，可厂长根本不露面。朝鲁门知道后，
没让村民们闹事，而是带着巴特尔去了镇
里，找环保部门反映情况。那段时间，父
子俩天天跑镇里、跑县
里，收集证据，找专家检
测水质。终于，在环保
部门的介入下，化工厂
被勒令停产整改，还赔
偿了村里的损失。

看着重新变绿的水稻，巴特尔松了口
气，朝鲁门却语重心长地说：“生态修复不
是一劳永逸的事，得像守着自家羊圈一
样，天天盯着。”从那以后，村里成立了生
态保护队，每天都有人巡逻，监测水质，查
看植被，再也没人敢破坏北湖的环境。

五年，十年。北湖芦苇荡里蛙鸣阵
阵，消失多年的灰鹤又飞回来了，每到候
鸟迁徙季，万鸟齐飞的场景吸引了无数游
客。村里建起了观鸟台、生态步道，还有
生态博物馆，“全国生态示范村”的牌匾挂
在村部最显眼的地方。

这天，省林业厅突然派人来北湖，说要
复核湿地保护成果，还带来了一位白发老
人。朝鲁门刚想上前接待，老人却径直走
向湖边的老柳树，蹲下身抚摸树干，他突然
从怀里掏出个布包：“朝鲁门书记，还记得
这个吗？”布包上印着“北湖育苗”的字迹依
稀可见。朝鲁门猛地怔住——这是父亲当
年背过的包。“您是……？”朝鲁门惊呆了。

“我是当年县林业局的技术员，”老人
眼眶发红，“你父亲当年为了保护北湖，顶
着压力反对过度开发，自己培育出了耐水
红柳苗，可惜没等栽下去就走了。他在临
终前把种苗交给了林业部门……这些年
我在外地养病，一直惦记着北湖，听说这
里恢复了，就申请厅里带我来看看。其实
你们现在栽的、全省各地用的，都是你父
亲培育的红柳后代！”

朝鲁门望着老人手里的布袋，又凝视
着眼前生机盎然的北湖，仿佛看见父亲在
云端正向他微笑……

岁月
是指尖沙倏地滑落
站在突降的舒爽中回问
是谁驱散了持续的燥热

犹疑间
一片片橘红的枫叶
飘然飞过
跟上来的是
梧桐白杨银杏的叶
叽叽喳喳卿卿我我
谁愿意脱离
族群的怀抱
都是不容分说

翠绿的田畴
失却了往日的生机勃勃
碧蓝的天空
律动着白纱裙般的云朵

秋缓缓地远去
渐渐地深沉

你竟是秋
靠谱的使者
你带来了寒意
你也捎来了空灵
所以，无人责怪你
旋冷风布霜雪
你遵时守序
永不变节

扫帚划开薄雾时
水珠转动着
整个黎明的云影
你弯腰的弧度
恰好让晨曦
停驻在堤岸的曲线

河水用慢板吟唱
那些被擦亮的石阶
被拾起的空瓶
渐渐在波纹里
长成发光的星座
而你的姓名
始终是潮声里
最沉默的卵石

当夕光给桥洞镀上暗记
塑料袋与落叶沉入沙砾
你提着满桶的星月
那被路灯点亮的辛劳
碎成了粼粼的银两
支付给夜晚的寂静

此刻悦来河变作竖琴
每道涟漪都是拨弦
而混凝土的河岸
因你掌心的温度
开始长出青苔的柔软标记

晨光与河

悦来河尚未调亮波纹
路灯刚熄灭接线图
扫帚是温柔的节拍器
在柏油路面划出弧线

杨柳叶练习飘落术
你的手套沾满金粉
应和远方断续的鸟鸣
垃圾车吞吐
夜晚遗落的星

剪枝器在绿篱里游动
新伤口渗出薄荷香
你用水枪缝合街道
柏油路顿时泛起反光

而河水持续搬运云朵
如同你清扫明灭的晨光
当薄雾中浮出崭新轮廓
那歌声已爬上脚手架上

晨扫者

拂晓的薄纱里
你缓缓游弋
金属外壳裹着
光的絮语声

街道还在沉睡
你已开始丈量
圆弧的轨迹
缝合夜的裂缝

橙黄闪烁警示灯
似朝露在蒸发前
最后一次颤动
扫盘轻旋
收集着残月与碎星

柏油路的深痕中
藏有未寄出的雨声
你替斑马线
收回它们
像收回流浪的云层

当第一班公交车
惊醒鸽群的刹那
你正把整座城市的倦意
拧成一道澄澈的黎明

那些飞旋的微尘
突然学会了
减速在弯道之中

而扫帚留下的水痕
早已在晨曦中
长出羽翼温柔而透明

微景辨踪

朝露垂落时
每片新叶都在调校琴弦
树影将碎银
称给破土的幼芽
穿橘色工衣的你
用剪刀临摹云朵形状

正午的寂静里
灌木丛以年轮
翻译光的密令
你摊开掌心
接住整个季节的绿意

待到夕照斜映
所有轮廓开始融化
你点数着年轮
忽而听见
群芳在晚风里
重新排列韵脚

没有一片羽毛
能测绘大地的吐纳
唯有金角银边
在砖缝间轻轻叩响
园艺剪悬停的
那个休止符

光憩叠影

总在转角收集
光的碎银
当长椅接住
悬铃木坠下的时辰

便有三折的晴空
在鹅卵石曲线里
蜷成了猫咪

总在栅栏间隙
打捞澄澈的寂静
藤蔓垂落时
把蝉鸣编成波浪形的云

穿条纹衫的老人
用旧报纸
折好半生颠簸
放飞成
渐渐退潮的鸽群

总在日晷偏移时
遇见自己的叠影
儿童追逐泡泡
彩虹在塑料管另一端
轻轻破裂

夕照漫过防护堤
我们共同等待
满天星子落入
排水渠刻写的
未完成的棋局

北 湖 重 生 记（小小说）

□刘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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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有一个铮铮铁骨的名字——杨树。在北
方，杨树是一种极其普通和平凡的树。在霍林河
人看来，它长在霍林河人的脊梁里，撑起北国边
疆壮烈而血性的天空。

杨树是极易成活的一种树，面对困境不畏
缩，牢牢守护脚下的土地，只需要一点点养分，就
能顽强地生存。即使是山岭薄地，环境十分恶
劣，它也能生长得旺盛繁茂、生机盎然，体现的正
是震撼内心的生命之美！

在中国内蒙古北部边疆，哪里自然条件最恶
劣，哪里就有杨树岿然不动的身影。哪里条件最
艰苦，哪里就有霍林河人生活和战斗过的足迹。
杨树和霍林河人交流、汇聚成生命和意志的集合
体。曾几何时，无数壮士从祖国四面八方汇聚，
如浩荡的江河，不断刷新和改写着中国内蒙古北
部边疆的梦想高度。他们要在这里建设一座现
代化的大型露天煤矿。他们用劳动的第一声号
角，催醒了沉睡千年的荒原。他们像杨树一样挺
拔、伟岸的身躯无畏地抗击着一切艰难险阻——
风吹不倒，雷劈不垮。天寒地冻何所惧！因为他
们是敢于创造奇迹的霍林河人。“不怕苦不怕累，
一生扎根大草原，甩开膀子拼命干，誓把青春献
煤田……”正是他们的这种拼搏精神才谱写出了
霍林河波澜壮阔的创业乐章！一个个身影，一段
段故事，定格成永恒的丰碑。

霍林河是一座年轻的草原煤城，也是杨树生
长的地方。诗人艾青在《年轻的城》一诗中曾满怀
深情地赞美这座城市充满着朝气和希望：“它是这
样漂亮，令人一见倾心。”“它的一草一木，都由血
汗凝聚。”煤城的上空笼罩着绿色的云朵，随处可
见杨树挺拔、伟岸的身影。徜徉在杨树林中的甬
道，从浓密枝叶间筛落的点点金光，在心灵的琴弦
上跳跃，雀鸟在啁啾啼鸣。一棵棵、一排排的杨树
手拉手、肩并肩、根连根，凝固成坚不可摧的绿色
版图。微风徐来，树叶在空中沙沙作响，回声在心
间久久地激荡和回旋。在林间悠闲散步的霍林河
创业的老人们，面容慈祥，腰杆笔直，成为一棵棵
移动的杨树。我知道，他们脊梁里都有杨树的品
格，只要生命不息，他们的脊梁就永远不倒。

在高大静默的杨树下，我常常想起为了建设
霍林河美好家园牺牲的开拓者们。我仿佛看到，
一张张清新的脸庞在历史的风尘中浮现，他们脚
步铿锵地向我走来，把痴情的目光投向杨树，深
情凝望着这片他们用一生青春和热血耕耘过的
理想的故土。霍林河开拓者们的那种艰苦创业
精神，在心中高矗！

盛夏，杨树一律健硕葳蕤，郁郁葱葱，亭亭如
盖。它的要求不多，冬季在严寒中默默地坚守。仿
佛杨树林是迎抗风沙一条坚韧的生命线。杨树适
应环境，懂得顺其自然——幼株根浅，对抗干旱，芽
叶自然要收敛，以减少水流蒸发；到了树大根深时，
自然要张扬，以竖起意志之旗。其变化的背后，是
顽强地矗立于土壤之中，以根系深深抓握基础，防
止沙土的流失。它任由春夏秋冬岁月的变化，以履
行自己与生俱来的使命——抗风沙，绿化环境。杨
树在干旱中是最顽强的。那漫山遍野的郁郁葱葱，
泼洒出了块块雄浑壮阔的绿洲，渲染出了一道道奔
腾豪放的风景线。它是生命的守护者，与霍林河的
父老同守贫瘠，与这里的乡亲共度艰苦。历经岁月
风雨洗礼的杨树，你就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
民，生生不息，坚毅顽强。我走近你，仰望着你。我
的手一遍遍地摩挲着你饱经沧桑的躯干，从心底
里热切地呼喊你的名字，一次次热泪盈眶。我愿
成为你脚下的一棵小
杨树，沿着你走过的
一串串坚实的足迹，
走向生命的未来。

树 的 风 格
□苏承全

云海红枫

清源 摄

悦来河的歌声（组诗）

□璞瑜

给 寒 露
□董士杰

初冬的落叶随风而舞，我和妻子站在通辽百货大楼
前，裹紧外衣。玻璃幕墙映着周边的摩天高楼，这座老
建筑显得有些局促。可推开那扇宽大的玻璃门，我恍惚
间觉得，眼前光影与五十年前的秋日慢慢重叠。

那年我十五岁，是个穿补丁衣裳的农村少年。为见
在城里上班的哥哥，我攥着攒了大半年的零钱，独自坐
了五小时绿皮火车。到通辽时天已擦黑，城市路灯亮如
白昼，我出了车站，眼神发直。

这时哥哥拍了拍我的肩。他穿着蓝色的工装，头发
梳得整齐，见了我就笑，伸手揉我头。摸到我打补丁的粗
布衣衫，他动作顿了顿，拉着我的手往家走。我第一次住
进城市楼房，一切都新鲜。哥哥和嫂子头年结婚，嫂子漂
亮贤惠，我在他家吃了顿饱饭，晚上激动得没睡好。

第二天是星期天，哥嫂说要去百货大楼给我买衣
服，我兴奋极了！那时农村穷，只有过年才能换新衣。

“通辽百货大楼”离哥家不远，六层高，巍峨气派，大门
两侧的橡皮树比我还高。进门后，天花板上的吊扇慢悠
悠转，货架上商品琳琅满目，让我目不暇接。

哥哥拉我在服装柜台前停下，拿起一件蓝色夹克衫在我身
上比，说蓝色耐脏。可我瞥见一件咖啡色的，颜色少见，领口缝
着浅灰边，特别“洋气”。我手指弹了弹，小声说想要那件。

哥哥顺着我的目光看去，眉头轻皱，说咖啡色显黑，
我皮肤本就不白，让我再选选蓝色。我不懂显白与否，
只觉得这夹克像城里人穿的，怕错过就没机会了，攥着
衣角不说话，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嫂子轻轻拉了拉哥哥胳膊，说弟弟喜欢就依他，弟
弟高兴最重要。哥哥转头看嫂子，又低头看我眼圈泛红
的模样，叹了口气，只好示意售货员拿那件咖啡色夹克。

售货员阿姨笑着取下衣服递给我，夸我眼光好，说
这是刚到的新款。我接过衣服，手都有些抖，赶紧往身
上穿。布料有点硬，领口稍大，穿在身上松松垮垮，可我
觉得特别舒服、暖和。我低头摸着拉链，拉上去又拉下
来，嘴角压不住笑意。哥哥看着我笨拙的样子，笑着拍
拍我背，说再长高点，衣服就合身了。

后来我从嫂子口中得知，为买这件衣服，哥哥连着
好几天中午没去食堂，只啃家里带的干粮。那时哥哥刚
工作，工资不高，还得给爸妈寄一部分，难为哥哥精打细
算，硬是从口粮里给我挤出了一件夹克衫……

如今再站在百货大楼的服装区，衣服款式更多、更
高档。妻子拿起一条加绒棉裤在我身上比，笑着让我试
试。我摸了摸它柔软的面料，暖意从指尖传到心里，突
然想起当年穿咖啡色夹克的感觉 ——布料虽硬、领口虽
大，但那份从心里涌来的欢喜与温暖，一点没变。

我望向远处的收银台出了神。我记得当年哥哥付钱时，
从口袋掏出钱包，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叠得整齐的纸
币，数了好几遍才递给售货员。嫂子站在旁边，温柔地看着
我，还帮我理了理夹克领口。我兴奋得心跳加快，怕这是一
场梦，醒来衣服就没了。那些画面，清晰得仿佛就在昨天。

只是如今，身边没了哥哥的身影。那个会揉我头笑、
为我选衣服、替我考虑周全的人，早已不在。哥哥走后，
我在家里翻到一张老照片 —— 是当年我穿那件咖啡色
夹克站在百货大楼门口拍的，照片里的我笑得灿烂，哥哥
站在旁边，手搭我肩膀，眼神满是疼惜。我拿着照片流了
好久的泪，仿佛又看到那个穿工装、笑着拉我手的哥哥。

我和妻走出百货大楼，风依旧吹着。手里提着新买
的棉裤，暖意传到掌心，心里也被填得满满当当。我回
头再看一眼百货大楼，当年的白墙换了新装，门口的橡
皮树没了，没变的只有熙熙攘攘的人流。

原来有些记忆从不会被时光冲淡。就像这座旧楼，
虽周围建筑换了又换，却依旧承载着我少年时的回忆；就
像那件不太合身的咖啡色夹克，虽早已不见，可它带来的
温暖一直留在我心里；就像哥哥无奈又疼惜的笑容，虽再
也看不到，可每当想起他，心里
就涌起暖意。这种爱，就像冬日
里的暖阳，在某个熟悉场景里突
然冒出来。就像我会时常想起
五十年前的那个秋天，想起哥哥
为我买的那件咖啡色夹克。

想起那件咖啡色夹克
□张维兴


